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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捕

11月24日，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一头野猪闯入村民家中，顶撞撕咬
老人致其身亡。

这不是野猪第一次闯出大祸。11月2日，安徽滁州一只野猪在居民区
狂奔撞倒2人；10月27日，一头野猪侵入南京南站至紫金山东站间的高铁
联络线，列车随车机械师下车排查处置故障过程中，被邻线列车碰撞身亡；
11月28日晚高峰时，野猪出现在南京地铁1号线安德门站至天隆寺站区间
地铁隧道内，列车因此出现晚点情况。据不完全统计，今年10月以来，野猪
出没事件已超10起，造成7人伤亡。

从2017年起，南京就因野猪时而进城备受关注，尽管南京并不是野猪
致害最严重的地方，甚至江苏省也未被列入2021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
布的14省野猪危害试点防控名单。但是，当野猪闯入这座人口接近千万的
特大城市之后，人们更明显地感受到野猪近在咫尺，人与野猪生存空间之
争也被放大。

去年在南京老山杜仲林场，6头野猪被关进一只猎笼。

去年9月在南京老山，单庆理用红外相机拍到的野猪踪迹。

与野猪的中场“战事”

在南京浦口那次试点抓捕过
程中，单庆理在3个月内一共抓捕
了22头野猪，合同金额10万元，在
句容的试点抓捕收获更大，抓了32
头，合同费用20万元。“撇开笼子、
监测设备与雇佣人力等成本，没有
太多利润，不是网传的 1 万元 1
头。”

单庆理提到，目前一些猎捕
队成员多是兼职，参与政府的捕
猎行动的捕猎队，一部分是出于
兴趣公益，还有一部分人想通过
自媒体曝光赚流量，他不喜欢“赏
金猎人”这个称呼，“比起捕猎的
难度和风险，补贴的费用也并不
算高。”

今年6月，南京市江宁区农业
农村局采购2024年野猪种群防控
技术服务，要求数量不低于300头，
预算金额为91.5万元，合同履行期
限为2025年8月8日前。

根据招标结果，当地企业南京
建涵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中标，但今
年8月13日一份公告显示项目终
止，原因是“成交供应商放弃中标
资格”。

这则报道引发了舆论关于捕
猎野猪的成本与利润的猜测讨
论。大河报报道称，该企业弃标原
因是“人手不足”，天眼查信息显
示，该公司主营范围为建设项目咨
询、建筑工程承包等业务，人数规
模少于50人。

而据澎湃新闻，当地知情人士
称，弃标原因是服务采购方对后续
无害化处理的要求太高，要求野猪
必须全部运到山下，到指定焚烧厂
处理，中标公司很难实施。

单庆理说，他此前捕获的野猪
被要求送往浦口区的病死家禽处
理站进行无害化处理。一名参与
过野猪无害化处理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他们主要是采用化制方
法，即使用高温高压加热死亡的野
猪，彻底消除其所携带的病原体，
并对残留物做进一步处理。

无害化处理也要产生一笔费
用，这笔费用单庆理不必承担，但
他了解到在有些地方，是承包给个
人，无害化掩埋一头野猪的费用在
200-300元，“如果政府处理，会比
这个成本更高。”

“野猪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方
式？”单庆理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野猪的处理能否通过食用创造经
济价值，其抗病性强的特质能否用
于研究？

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相关规
定，禁止食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和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
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及
其他陆生野生动物。野猪虽然被
除名“三有”动物名录，备案后可以
以非食用的目的进行养殖，但仍属
于法律规定的“其他陆生野生动
物”，不可食用。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却存在灰
色地带。记者以餐饮从业者身份
联系上宿迁一家野猪养殖场的负
责人，对方称，他是从湖北购买幼
年野猪进行养殖，销往野味餐厅。

“纯种野猪肉论斤卖，50元一斤”，
他们也将野猪和家猪进行杂交，杂
交品种不像家猪那样肥腻，也少了
野猪的腥臊味和柴感肉质，更受欢
迎。不过，由于检疫不到位，猪群
暴发了非洲猪瘟，他不得不关闭了
养殖场。

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胡
慧建博士在接受上游新闻采访时
表示，如果要有效控制野猪，要重
新审视“不可食用野生动物”的规
定，要合理考虑野生动物利用相关
政策，加强科技手段支撑与应用，
将私人猎杀与政府猎杀协同起来，
同时要鼓励对野猪资源的合理利
用，降低防控成本，并为防控获取
资金与动力。

“如果处置得当，种群调控的
周期可能不会很长。”刘丙万说，但
人与野猪的共生，将长期存在。

（新京报、交汇点）

也是在这个时期，单庆理开始关注
南京的野猪。他在南京六合经营着一
家图文广告店，闲暇之余，他开始琢磨
用KT板做猎笼的机关模型，成功之后
用铁艺复刻出来，并开了一家狩猎公
司。

2023年，南京市浦口区农业农村
局和单庆理签订浦口区重点区域野猪
种群调控试点服务的合同，约定在3个
月内，使用5个方形诱捕笼，一个大型
诱捕笼抓捕野猪，费用为10万元。

正式猎捕前，单庆理会先使用红
外相机采集数据，找到野猪的活动路
径，然后在野猪经常出没的点位投放
饵料。这些饵料是单庆理特意为野猪
定制的，在玉米等野猪喜欢的食物中
添加了食用盐，“长期在野外的野猪喜
欢补充盐分。”

整个猎捕期大部分的时间都会花
在用饵料与野猪拉近关系，让其放松
警惕。“野猪是非常聪明的，我们要花
很长时间把它喂养变笨。”单庆理的笼
子上连着摄像头，他可以从手机App
端观察到野猪小心翼翼靠近笼子里食
物的过程。

为了捕获更多的野猪，单庆理通
常不会从野猪开始进笼之后就关门
——只有少数胆子大的野猪敢钻进笼
子里，其余野猪则会在附近观察。直
到日复一日的投喂之后，野猪习惯了
猎笼的存在，单庆理才收网，一个大笼
子往往能捕获七八头野猪。

今年11月，南京一支野猪防控队
在浦口区老山使用猎犬追捕野猪。负
责人介绍，猎犬分为三类，一种是嗅觉
犬叫“骚狗”，是通过气味找到野猪；一
种是配合型犬叫“快帮”，当“骚狗”找
到野猪后，“快帮”会上前围住；还有一
种叫“重拖”，会拖住甚至撕咬野猪。

七八条训练有素的“骚狗”“快帮”
和“重拖”分工明确，紧密配合，把野猪
控制住之后，追赶上来的猎手用刀或
者长矛给野猪致命一击。

在单庆理看来，使用猎犬存在弊
端，在追捕野猪过程中，猎犬伤亡率很
高，一只“重拖”打一场猪可能就死掉
了，而驯养一只猎犬成本很高，“一开
始用猫、獾子一类小动物训练猎犬撕
咬，然后才慢慢过渡到大型的野猪”。
被猎犬追赶的野猪受惊极易乱窜，攻
击性变强，如果不慎闯入人类生活区
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

在11月24日陕西省安康市岚皋
县发生的这起野猪袭击老人的事件
中，正是野猪被猎犬追赶进入老人家
中发起攻击。

“笼捕是最安全的方式。”单庆理
说，“我们不去打扰在山上的野猪，而
是防止野猪进入人类生活区。”猎笼放
置的位置通常在山脚下，阻断野猪进
城之路，单庆理形容是“人为建立一个
生态廊道”。即使有其他动物不慎误
入猎笼，也可以将其毫发无伤地放归
山林。

国家林草局 2024 年 1月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野猪危害防控的建
议”复文指出，经科学、综合评估，野猪
在我国28个省份有分布，数量200万
头，已不存在生存威胁，且很多地区数
量过高，其中致害省份达到26个。

如果说以前野猪致害主要是在农
业方面，从2017年开始，南京市区开始
出现野猪的身影并频频登上热搜，人
们意识到，野猪的足迹已经跨过乡村
农田，进入了一座人口接近千万的特
大城市。

南京市绿化园林局与江苏省林业
科学研究院曾经发布过一份“偶遇野
猪指南”，南京浦口区的星甸、老山，江
宁区的汤山林场、牛首山等是野猪经
常出没场所，而在南京城区，野猪偶尔
会出现在钟山风景区、南京大学仙林
校区、鱼嘴公园等地，而钟山风景区的
紫金山距离新街口核心商圈仅5公里。

南京野猪种群增加在很多研究者
看来并不意外，“这与南京生态环境好
有关。”东北林业大学副教授刘丙万认
为，另一方面，南京低山丘陵的自然地
理条件适合野猪生存，在没有天敌的

情况下其繁殖会非常迅速。
南京市林业站站长孙立峰接受媒

体采访时曾表示，2019年，南京市绿化
园林局启动南京市野猪种群监测工
作，委托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在全
市野猪分布密集区域布设红外相机
142台，监测结果显示，南京8个行政
区均有野猪分布，结合前期监测结果，
各监测区域野猪种群密度呈总体上升
趋势，从2021年的每平方公里3.24头
增加到2023年的4.43头。

不过，这条新闻在被转发时遭到了
误读，据了解，野猪等野生动物的种群
密度单位为“头/平方公里林地”，上述
4.43头并非整个南京城市，而是重点监
测地区，以江宁区2024年初数据为例，
约343平方公里林地有约700头野猪。

2022年起，南京开始在紫金山开
展野猪种群调控，据媒体报道，南京市
绿化园林局每年提供100万元专项资
金保障。经过2022年和2023年的调
控，紫金山区域野猪种群数量从2022
年的166头下降至2023年的103头，
现紫金山野猪种群密度低于南京全市
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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